他在路上走着，只有愤怒。
几个礼拜以前家里进贼了。他们把家里值钱的玩意儿都搜刮了个遍后仿佛还觉得不够，就在客厅里修了个金椅子，天天吃大饼。等家人回来，干粮都被吃完了，家里的田也被糟蹋的差不多了。爷爷带了几个邻居把贼赶出去后，大家一收拾才发现，值钱的东西也没多少了。原来挺大一户，现在差不多该去街上讨饭吃了。
爷爷有点老一辈独有的骄傲。放不下自尊去要饭。他觉得要来的饭不能翻身，他觉得再怎么要也是别人的施舍。他号召大家翻新田，自己种地。只要肯干，他常说，就能把底子找回来。他管这叫勤劳致富。
一开始大家都说好。后来地种起来了，但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干粮也见底了。家里人开始挨饿了。有人开始觉得不习惯了，想回去之前那种奢侈的生活，就开始偷。一开始还是小偷小摸，后来就有人明抢。抢的人舒服了，被抢的只能忍气吞声，后来实在忍不了了就去告状。爷爷气坏了，七十几岁的老骨头拿起拐棍满屋子追着偷东西的打，一边打还一边骂，说他们跟之前跑进来的那群贼没区别，都是不劳动只吃食的吸血虫。这帮人被打了也不占理，只能仗着他们的地位强词夺理地跟爷爷讨价还价，说当初把贼赶走也有他们一份功劳，不仅他们活该抢吃的，他们的儿子孙子也活该骑在其他人头上。就这么吵了好几个礼拜。
几天前家里人在吵架，没人看门。妖怪从山上冲进家中，几刀砍死了爷爷，又用还沾着血的刀逼着父亲签卖身契。父亲从来都不是什么硬骨头，看到妖怪的青面獠牙早就两腿一软跪在地上了，看刀架到了脖子上裤子都湿了一大片，一口气没喘上来晕了过去。
契约是烫金纸打印的，还镶上了花边和钻石。上面用仿宋体写的很好看，让人觉得内容似乎也不那么令人作呕。生怕他家人看不懂，妖怪还用英文在下面写了一遍。契上说的天花乱坠，什么造工厂，什么自负盈亏，好像签了就立马能致富一样。长兄傻乎乎地就拿着妖怪递过来的羽毛笔沾了点墨水，签了字。妖怪又把契递给其他人，都一个个签了。有的愁眉苦脸，但是刀架在脖子上不签不行；有的看了看觉得似乎也没那么差，就半信半疑地签了；还有的，大多是以前的小偷，被爷爷追着打的，不仅笑呵呵地签了名，还和妖怪勾肩搭背称兄道弟，似乎被开膛破肚的不是自己的爷爷，晕倒的也不是自己的父亲。
唯独他说什么都不签。
因为他心里清楚，签了字以后就没得回头路可走了。地都过给了妖怪，自己拿什么吃饭？造的工厂是自己出力，最后还要到妖怪手里。而且他左看右看，也没看出来妖怪要做的这些事跟他们吃饱饭和翻身有什么关系。况且吃人杀人的妖怪，他觉得怎么都不能信。今天能杀爷爷，他想，要是签了名，明天自己就是他们的盘中餐。
妖怪见说不动他就要砍。他哥哥连忙劝住，一边陪笑一边小声说还得靠他种地呢。
妖怪听了，对他挤出个恶心的笑容，然后在纸上画了个圈，就当他签字了。
巧合的是，第二天，地里粮食正好该收了。妖怪赶紧连上大喇叭，大说特说自己的契如何帮助了种子发芽，粮食丰收。他翻了个白眼，任谁都知道粮食长了一年就该收了，跟那些妖怪的卖身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要是妖怪没来，爷爷还活着，他们一样吃的饱饱的。但是没有过去一年所有人的努力，他们谁也别想吃一口饭。
硬要说的话，有了妖怪他们吃的比原本的还少。卖身契规定说八成的粮食都得卖出去换成了废纸才能吃饭，而唯一的买家就是妖怪。就这样，妖怪用废纸换了所有人的八成粮食，再用高价把这些粮食卖给他们自己。本来能吃上所有粮食的人这么一捣腾，就剩五成粮食和一点废纸了。
再过一天，横幅就拉起来了。“让一部分人先吃饱饭”。妖怪说，粮食就这么多，与其所有人都吃不饱，不如让一部分人先吃饱。他抬头看看能吃饱饭的人的名单，基本都是和妖怪称兄道弟的那波人。他看着那波人的脸，好像也有点青面獠牙的意思。
他从那之后就没吃饱过。每天大喇叭里妖怪都播爷爷的勤劳致富多么脱离现实，而卖身契如何拯救了这一家人帮他们致富。妖怪甚至把爷爷的尸体装在水晶棺里，放在客厅的椅子上，将他封为“伟大先驱者”，管卖身契叫“特色勤奋”，说妖怪和家人们是一体的，说要谋求他们家所有人共同的“伟大复兴”，仿佛妖怪在跟随爷爷的路线而不是杀了爷爷似的。每次听到大喇叭，他都忍不住攥紧拳头，手上干活的力度仿佛也大了几分。他不禁想，妖怪真不是人么，居然能这么没脸没皮。
然而，和他不一样，听多了大喇叭，家里人破天荒地也就都信了。他们开始说，幸亏签了契，不然现在还在挨饿。似乎没人记得种子种下去就算没有卖身契也会发芽，似乎也没人记得是人们的勤劳，而不是卖身契，让田地里播满种子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似乎所有人都忘了，尽管他们每天起早贪黑的种地，最后丰收居然还要交一半给好吃懒做的妖怪。
以后的每一天，他们拿到的收成都在变少。以前的五成变成了四成，然后是三成，现在又变成了两成。他终于受不了了，提笔写下了妖怪以前干的恶事，然后读了出来。
然而身着西装，衣冠楚楚的妖怪和“先吃饱饭”的人看不得他说话了。他们把他的嘴缝上，威胁着如果他再敢不干活瞎说话就把他手缝在锄头上。他哥哥叫的最凶，仿佛他们从来都不是亲人一般。他们试图把他关在家里干活，但是他还是看准了一个晚上翻墙跑了。月黑风高，几乎都没人发现他逃走了，他很快就走到了大道上。他一边快步走，一边在心里对自己发毒誓。
他发誓要回来把妖怪和那群吃饱饭的人全杀了。
他发誓要让其他家里人吃饱饭，要真正翻身。
就算做不到，他想，也要一辈子都和妖怪作斗争。
如果做不到，他想，活着也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家人都在受苦，自己不可能一个人独自快活。他和那群“先吃饱饭”的人不一样。
想着想着，他偷偷流了滴眼泪。他想，如果爷爷还活着，如果妖怪没进门，如果家人都能团结，那该多好啊！大约家里人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，也不用担心有人压迫别人，自己也不用这样一边流浪一边受苦，兴许还能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呢！这么想着，他哭了出来。然而他很快就把眼泪擦干了。不管再怎么哭，爷爷也不会活过来，妖怪也不会同情自己。
他在路上走着，只有愤怒。
-2022.11.13，Rothesay NB，Tony Su



注：这玩意从历史角度而言一点都不准确，单纯一个浅显易懂的表达方式。自己去做研究比看我这个童话故事靠谱。

我是不怕牺牲或流浪的。从前墨西哥革命的时候有Flores Magon三兄弟流浪海外发表文章，俄罗斯革命列宁同志也是远在西伯利亚写《国家与革命》，中国革命也有不少人在海外作支援，甚至马克思本人都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；为革命和革命宣传牺牲的同志更是数不胜数。我也认识到我自己的渺小和国家机器的庞大，我自然一个人是推翻不了暴政的。然而，我认为如果人民能被发动起来，不管多么庞大的机器，多么响亮的名号，多么先进的武器都是纸老虎。如果我能在此之中尽一份微薄之力，我也就没什么好遗憾的了。
